鄉師同學會春茗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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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與太太應「香港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同學會」（下簡稱：鄉師同學會）邀請出席春茗。「鄉師同學會」現任主席是香港教育學院榮譽院士鄺啟濤博士，正是筆者所追隨的恩師，亦是筆者前兩任的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校長。這位年屆九十高齡的長者，身上散發出自在和睿智的風采，思考敏捷，說話清晰，腰板比不少年青人還要挺直。他魄力過人，多年來不斷搜集和整理資料，出版了一本又一本關於香港教育發展史的書籍，內容當然以跟他息息相關的師範教育最為深入，有關書籍更廣被各大圖書館收藏。
根據鄺博士編著的《鄉村情懷》，鄉村師範專科學校(下簡稱：鄉師）（1946-1954）是一九四六年九月香港政府為解決戰後新界鄉村教師嚴重短缺問題而創立的。適值世界大戰過後，百廢待興，根本沒有良好的硬件可供開辦師範學校，因此，鄉師經營八年來，一直沒有固定和專屬的校舍。幸得時任港督的楊慕琦爵士，借出位於粉嶺的別墅作為校舍。春茗席上一位前輩，當年就曾經寄宿於港督別墅，他還記得睡在馬房的情景，還有夏天時熱得無法入睡的苦況。女同學的待遇則比較「優厚」，可以住在別墅的主樓內。2013年11月，他們獲安排舊地重遊，除了緬懷一番之外，更向親自接待他們的特首梁振英先生，娓娓道來從前在別墅內的生活點滴。
1949年，校舍又遷到元朗屏山張園（今藍地妙法寺）。他們記得當時要學習務農的知識，甚至試過給豬隻接生。莫說是師範學生，即使對一個普通的現代香港人來說，這經歷實在是匪夷所思。
畢業後，人生的試煉才正式開始。有家住九龍的女同學考進了政府，卻被編到元朗的學校任教。以當年的交通配套而言，可說等同被發配到邊疆去了！還好以前的鄉村地區，民風淳樸，村民都待她不錯，村長夫人更讓她留宿，對她愛護有加，使之在辛勞的工作中也能沐浴於溫暖的鄉村情懷。
筆者於七十年代才躋身教育工作，而鄉師結束之時，大概尚在牙牙學語。對他們的故事，筆者雖說不上感同身受，但自問對教育的熱誠卻是毫不遜色！不過，在三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有感所接觸的學生的確比席上的前輩，甚至比筆者一代脆弱得多。在文明發達的社會，當然沒人會作好受苦的準備，但連一點挫折也經不起的話，試問如何能突破自己，力爭上游呢？
香港在教育工作上付出巨大資源，竟換來最近九日內發生七宗學生輕生事件，實在叫人心痛！到底是因為自小養尊處優，失去掙扎求存的本能，還是今天當學生的壓力確實較以前大呢？是否我們對孩子的期望過高？是否在物質豐盛的年代，令「愛」反而被貶值呢？不論作為老師或家長，都值得好好反思。
